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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精彩缩写

   乌克兰的谢佩托夫卡虽然是一个小镇，却有六条铁路在这里交轨。保尔·柯察金出生千该镇一个工人家庭，早年丧父，母亲做女佣，哥哥是一个铁路工人。保尔是个聪明要强、敢说敢干的孩子，正因为这样，他和瓦西里神父结下了怨仇。有一次上圣经课，他只是对圣经有些疑问，便被神父打了一顿，由于母亲的苦苦哀求才没被开除。为了报复神父，他把烟末放在了神父面团里。这次保尔被神父揪住扔了出来。那时，他才十一岁。

    保尔被母亲送到车站饭馆干活，他的劳动生活就此开始了。第一天，他干得很卖力，因为他知道，不卖力要挨耳光的。工作使他感到愉快，现在，谁也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

保尔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他的工钱涨到十个卢布了。保尔非常憎恶那些滥赌的堂倌们。

他对夜里发生在隐蔽角落的事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那些女工不屈就的话就会被叫滚开的。保尔看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看见了生活的底层。他追求新事物，渴望新生活。他的哥哥阿尔焦姆在机务段干活，那儿的机车库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次，由于换班的伙计没有来，保尔连着干了两昼夜活，他累瘫了，忘了关水龙头，倒在地上就睡薄了。水流到了餐厅。他被领班的毒打了一顿，失去了工作。阿尔焦姆狠狠地教训了那领班的，他也为此被宪兵队关了六天。他给保尔在配电室找了个活干。                  、

    就在这一年，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小镇:“沙皇被推翻了!”人们一又一遍地听着:自由、平等、博爱。但是骚动的、充满兴奋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镇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一面红旗在孟什维克盘踞的镇公署上飘扬，其它一切照旧。到了十一月份出现些不同寻常的情况，车站上来了许多陌生人，他们的称号是“布尔什维克”。

    1918年，德国人进攻谢佩托夫卡。红军决定撤退，并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联络。他们还决定把城里存放的两万支步枪分给当地的居民。保尔弄来了一支枪藏在家里。浒击队走后三天德军便进了城，限令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武器，违者枪决，可德军仍然有六千支枪未能收回。阿尔焦姆把保尔收藏的枪扔进了粪坑。保尔答应不再带这类东西回家。             ;

    朱赫来在配电室干了一个月，便与保尔成了好朋友，他教给保尔很多保尔渴望学到的知识。一天，保尔在列辛斯基家偷了一支手枪，藏在离家很远的倒塌的老砖瓦厂里，夜里便有很多人到保尔家里搜查，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保尔不敢对朱赫来说出偷枪      的事情，使朱赫来误认为是敌人对他的情况有所觉察，行事便更加小心谨慎。列辛斯基家乱成一团，搜查毫无结果。这次偷枪事件使保尔确信，即使做出这样冒险的事情有时也能平安无事。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她穿洁白的水手装，有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一天，保尔在池塘边钓鱼，冬妮亚拿着书走过来。“难道这儿能钓鱼吗?”“你叫什么?鱼都被你吓跑了。”保尔低声埋怨道，“小姐，你能不能从这里走开？”冬妮亚笑了，“我是不是妨碍你啦？”口气是友好的、和解的。保尔的气也消了。这时走过来游手好闲的苏哈里科和娇生惯养的维克多·列辛斯基。他们向保尔挑衅。保尔用朱赫来教的英式拳击教训“麻子舒拉”苏哈里科，冬妮亚大笑起来，“太棒了，打得真漂亮。”她由衷地赞叹道。

车站上日趋动荡。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德国人为了镇压罢工，当天夜里进行了大搜捕。朱赫来幸运逃脱，可阿尔焦姆被抓走了。阿尔焦姆、波利托夫斯基和布鲁兹扎克三人被命令一起开德军列车，但不久他们就弃车逃跑了，火车停在了黑暗中。三个家庭为此遭到了搜捕。不久家人便得到三人的消息，他们已在很远的偏僻村庄安顿下来了。

    保尔与冬妮亚的感情日趋笃厚。冬妮亚很喜欢这个黑眼睛的青年，与保尔的交往令她感到非常快乐。保尔也非常珍视这段令人愉快的友谊。冬妮亚请保尔到她家里去玩，保尔因为自已褪色的衬衣和破旧的长裤感到很不自在。冬妮亚约他两天后去钓鱼，保尔没有如约前去，令冬妮亚很不高兴。

   十天后，保尔穿着新衣服，理了头发，出现在冬妮亚家门前。冬妮亚责备保尔，“您就是这样遵守诺言的吗?为什么不去钓鱼?您不害羞吗?”“我一直在锯木厂做工来不了。”保尔说。冬妮亚看着保尔，已经猜出保尔为了这身衣服，这些天一直在干活，她对保尔的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他们成了挚友。保尔把偷枪的事告诉了冬妮亚。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形形色色的土匪渗透全国各地，猛烈的炮火震撼着破旧的房屋。红军击退了彼得留拉匪徒，可部队一开走，彼得留拉手下的各色匪帮又布满了全省。在对进驻者的欢迎晚会上，现在掌权的戈卢勃与帕夫柳克两派大打出手，像两群疯狗互相乱咬，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混乱的厮杀，战斗平息时，已是黎明时分了。

     要杀害犹太人的风声不胫而走，传到了犹太人居住的贫困区。谢廖沙在印刷厂上班已有一年，他与这里的犹太人相处得很好。他打算帮助这些犹太人，把他们藏在自己家的阁楼和地下室里。大屠杀从帕夫柳克和戈卢勃两派对立的第三天清晨开始，一直进行了三天两夜。匪徒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里一片混乱，匪徒们因分赃不均像野兽一样相互格斗，有的甚至拔刀相见。只有铁匠纳乌姆给了这些匪徒们无情的回击。当这些畜生扑向他妻子时，两个匪徒脑待开了花，其余的退了出去。他们长时间向屋子里扫射，纳乌姆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妻子的生命，披出刺刀向匪徒们冲去……。谢廖沙和父亲把印刷厂里一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当他穿过菜园返回院子时，看见一个骑马的匪徒正在追着一个犹太老人。匪徒正准备射击，谢廖沙用身体挡住老人，大吼一声:“住手，强盗，狗杂种!”匪徒没有住手，他用马刀向谢廖沙砍去。

    红军部队顽强地步步紧逼，“总头目”彼德留拉的队伍节节败退，戈卢勃的团队也被调往前线，城里只留下少量后方警卫和司令部。一个夜晚，朱赫来来到保尔的家。他遭到了通缉。朱赫来的到来使保尔十分高兴，他们一起生活了八天，这八天对保尔产生了极大的影晌。保尔开始明白布尔什维克党跟其它乱七八糟的党派的分别;明白穷人要翻身，奴隶要造反，要推翻旧社会，必须有一群勇敢的兄弟、意志坚强的战士。他想朱赫来一定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布尔什克。受伤的谢廖沙与另外两个朋友来到保尔的家中，朱赫来很喜欢这群年轻人。

   朱赫来每天傍晚出去，深夜才归来。一天夜里，朱赫来没有回家，保尔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取出那只曼利赫手枪就出去了。经过林务官庄园时，他非常想见到冬妮亚。一个月前保尔应邀到冬妮亚家玩，发现莉莎、维克多·列辛斯基也在冬妮亚家。这使保尔很生气，他跟他他们坐不到一块儿。从那天起他们就没再见过面。

    莉莎与维克多告别时，路遇一个匪徒押着一名工人。保尔也看见了，这个工人就是朱赫来。保尔猛然向前袭击，和朱赫来一起制服了押兵，两人迅速离开了现场。维克多被误抓了去。由于莉莎等人的证词与押兵的相同，维克多才被下令释放。莉莎作证时没有说出那个袭击人就是她所认识的保尔，但她向维克多说了。维克多想借机除掉柯察金，到司令部告了密。保尔于是被关进了牢房，对朱赫来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莉莎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冬妮亚，冬妮亚很为保尔担心，她知道维克多会出卖保尔的。第二天清晨，她便来到保尔家，告诉了刚从乡下回来的阿尔焦姆保尔被捕的消息。

    城防司令没有从保尔口中得到任何口供，把他关在仓库里。这里面关着许多的犯人。一星期后，彼德留拉要亲自检阅部队，步兵总监下令放走那些无关紧要的犯人。保尔撤了个小谎被糊里糊涂地放了。虚弱的保尔使劲跑了很远，来到林务官的家。冬妮亚悲喜交加，紧紧握住保尔的手，眼里闪着泪花。“亲爱的保夫鲁沙，我爱你……到我那里去，你要住多久就住久。”冬妮亚给了保尔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保尔知道这儿也不能久留，请冬妮亚去通知了阿尔焦姆和谢廖沙。阿尔焦姆被押着在机务段开火车，莉莎的父亲为他做保，他才被放出来一个小时。见到保尔时，阿尔焦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张开双臂把保尔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兄弟，亲爱的保尔。”最后他们决定保尔第二天动身，阿尔焦姆设法把他送到老布鲁兹札克的机车上，随车去卡扎亭。

    再过几个小时，保尔和冬妮亚就要分别，而这也许就是永别。他们都没有睡意，朦胧的情欲刚刚萌动，而青春的友谊是一道情欲的堤坎，拦住了最后一步的行动。他们信誓旦旦，表示永不相忘，然后渐渐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他们飞快地向火车站走去，阿尔焦姆巳等得很急了。他们匆匆告别之后，保尔登上了火车。阿尔焦姆看着忍着哭泣的冬妮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两个小傻瓜。”

红军多次向城里发动进攻，最后占据了所有街道。谢廖沙参加了红军，在这里，他找到了新的家庭，他成了战斗的一员。不久，党委负责人伊格纳季耶娃决定任命谢廖沙为共青团区委书记。第二天下午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成立了。谢廖沙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革命工作之中，把自己的家完全抛置在了脑后。这期间，他认识了政治部的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从她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在城里的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还是不知疲倦地努力完成着各种各样复杂的任务。谢廖沙不知不觉爱上了丽达，每次见面，他都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欢偷之感。

    阿尔焦姆收到保尔的来信，得知他当了一名骑兵，受了伤，但无大碍。保尔请哥哥将信的内容转告冬妮亚。

    谢廖沙在一次征集粮草的过程中受了伤，丽达经常来看望他。谢廖沙向丽达念了保尔的

信并向她讲述了保尔的事迹。他们一起到森林去时，遇上冬妮亚跟宣传委员、党内的坏分子丘扎宁挽着胳膊走过来。谢廖沙拿保尔的信给冬妮亚看。冬妮亚接过信，信纸在手中发抖。

    谢廖沙与丽达己经双双坠入爱河，在森林的草地上他们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两个月后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市。

   保尔驰骋在疆场上己有一年。他长大了，强壮了，他在痛苦和磨炼中成长。一年来，他和战友们为捍卫无产阶级政权，英勇斗争，只有两次被迫离开革命风暴，一次是大腿受伤，另一次是得了伤寒。由于伤寒造成红军队伍大量减员，保尔刚一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保尔从步兵师又转到骑兵师。他作战英勇，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深受战友们喜爱。六月，骑兵师攻下了托未尔城，解救了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在被救犯人中有一个是谢佩托夫卡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他向保尔谈论起家乡一些朋友的遭遇，保尔的心被灼痛了。看到监狱外的命令“送被俘波兰士兵回家，不允许有任何虐待俘虏的行为”时，保尔很有意见。团政委说，“虐待缴了械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保尔想到了革命委员会的一道命令:“工农国家要求，在红军的旗帜上不允许染上一个污点。”“不染上一个污点。”他轻声地对自己说。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的一次战斗中，师长被打死了，这是一位英勇而舍己为人的好同

志。师长的牺牲激起了骑兵们对波军的无限仇恨，保尔狂怒了。他们砍死了一个排的波军，追赶着逃跑的敌人。敌人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耳旁晌起一声巨雷，保尔只觉得天旋地转，像一根稻草，轻飘飘的从马鞍上往下倒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昏迷了十三天后，保尔才恢复了知觉。他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毅力使所有的人都感到

惊奇。保尔住院期间，冬妮亚来看过他。出院后，他最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在俱乐部里，大伙儿都穿着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入时，同志们看不顺眼。保尔就把气发泄到冬妮亚身上:“早就跟你说过别出这种风头。”之后，每次见面、谈话，只能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让保尔难以忍受。他们分手了。

    有一天，保尔找到了肃反委员会的朱赫来。再次相逢，两人都很兴奋。保尔以后便日日夜夜在反委员会里工作。现在国家正调集部队，派往克里木，去捣毁这最后一个反革命巢穴。

有一天，保尔在一辆装满弹药的散车里碰到了谢廖沙，两个老朋友紧紧拥抱。还没来得及诉诉衷情，火车开动了。谁知这次竟是永别，一星期后，在一次战斗中，谢廖沙牺牲了。

考虑到保尔的身体，朱赫来让省委重新给保尔分配工作。他被作为不脱产干部，到铁路工厂任共青团的书记。

    1920年12月，保尔动身回到故乡。两三天后阿尔焦姆也回来了。两个儿子的归来给母亲带了无限的欢乐。保尔只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就返回了基辅，那儿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他呢！ 

    保尔回到基辅便立即投身到火热的工作之中。他在努力工作之余还参加了辩证唯物论小组的学习。对他进行辅导的老师是省党委会的委员丽达。她虽然年轻，但是有很高的水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保尔对她十分钦佩。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  心中，丽达是自己的政治指导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她究竟是一个女人，意识到这一点，保尔心乱了。感情的冲动令他烦恼:爱情总是给人带来许多不安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就在最近，他们才刚刚粉碎了一场反革命大暴动的阴谋，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为此献出了生命。在这样火热的斗争中，又怎能陷入个人的感情漩涡而难以自拔呢?他决定以“牛虻的方式”斩断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他近乎粗暴地中断了与丽达的来往，使丽达感到非常的不解和惊讶。但保尔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一个新的敌人又巳到来——由于林业局坏分子的故意破坏，铁路瘫痪，随之而来的将是全城的饥饿和寒冷。

    省委决定，在三个月内，从火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七俄里长的轻便铁路，后来又限令第一期筑路工程必须在1922年元旦以前完成。筑路工程是艰巨的。首先被动员去参加筑路劳动的是保尔所在的基辅索缅卡铁路工人区的共青团员们，第一批三百五十人。由于条件艰苦，原来打算两星期换一次班，结果无人替换，这批团员劳动了近三个月。保尔是铁路总厂的团委书记，和同志们一起参加了这次筑路劳动。深秋的细雨下个不停，寒冷的雨点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糊一样从路基上淌下来。但是，筑路队每天都一直工作到很晚才下班。新开的路基，一天长过一天地伸进了森林。

    晚上，筑路队员们就穿着给雨淋透了的和沾满泥浆的衣服，在水泥地上睡觉，吃的是素扁豆汤和煤一样黑的面包，还不时受到匪徒的骚扰。后来，伤寒病又流行起来。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少数不坚定分子开了小差。可保尔和绝大多数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按期完工。”工地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筑路队的党委书记托夫列卡说:“看看这些小伙子，会感动得掉眼泪，他们真是无价之宝。”朱赫来来到工地视察，本来打算鼓动干劲，看到这种动人的情景，不禁感叹万分。他说:“用不着开群众大会了。这里谁也用不着鼓动。他们确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啊!”

    下雪了，保尔穿着露出脚趾的破皮靴带着自己的突击队铲除路上的积雪，一列客车停在了小站上，在下车的旅客中，他无意中遇到了冬妮亚和她的丈夫。“保夫鲁沙，你好。你怎么会弄成这样?我以为你早就当上什么委员，或者什么部长了呢。”保尔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贵妇人打扮的冬妮亚。“我也没料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柯察金将铲子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走了。

    保尔被伤寒击中了。这一次十分严重。领导决定派人把他送回家乡治疗。途中，人们将车上一具尸体当成了保尔，并把死讯报告了上级。丽达得到消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严寒已被战胜，木材也巳运出，亲爱的保尔却去了!这时我才发现，保尔对我比原先想的更亲、更宝贵。”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他恢复了健康，但体内还潜伏着别的疾病。在返回基辅前一天，他来到故乡的烈士公墓，那儿埋着他亲爱的同志和战友，他缓缓地摘下帽子，心中极度悲愤。面对长眠地下的先烈，他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巳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保尔回到城市时的喜悦的心情很快便被冲淡了。省委的很多老同志都巳调离，保尔的名字也巳经从团员名册上注销。团省委的图夫塔要保尔重新履行入团手续。保尔的朋友们找到了省团委书记，要求撤换图夫塔。团委书记最后说，“恢复柯察金的团籍不成问题，至于图夫塔，他是有些教条，可他统计工作做得好，……还是让他继续干吧，我会好好批评他的。”

    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争取到一个工作岗位，在铁路工厂当电器装配工的助手。他积极开展了共青团的工作，带领团员们打扫车间，清除多年的积垢;他们整顿了劳动纪律，使生产向前跃进。每天晚上，他都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书，很晚才走。就在这段时间，他郑重地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日子飞一样过去了，每一天都带来新的事物，保尔常感到时间不够分配。尽管伤痛不时地侵扰着他，他仍然不屈地工作在第一线。

他又因健康原因离开了心爱的工厂，被分派到苏波边境的别列兹多夫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入冬前，索洛缅卡区派团员去打捞木材。柯察金已患重感冒，他仍坚持劳动。冰凉的河水激起了他的急性风湿病，医生认为他巳丧失了劳动能力，让他退职，他拒绝了。回家养了一个月，他又回到了别列兹多夫。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给了他一个任务:把分散在新区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共青团组织。为了在各村建立团组织，为了全区苏维埃的建设工作，他和其他同志经常忙到深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十一月底，他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秋季演习，营长和他为训练这个营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经过几天苦战，保尔累垮了。他当时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腿肿得厉害。但为了维护军纪，他忍着疼痛，下马步行。他回到母亲身边住了两天。第三天他去机务段看阿尔焦姆。阿尔焦姆巳有了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柯察金在这个区工作了整整一年，省党委又把他调回了。他奉命负责省党委管辖下的共青团工作。区党委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批准他为正式党员，他巳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捍卫者了。

     1924年1月，严寒袭击大地。“列宁逝世了!”这个消息不久便传遍了全国。在谢佩托夫卡，在全乌克兰和整个祖国大地上，千百万人沉浸于悲哀之中。在这悲痛的日子里，阿尔焦姆·柯察金以及千万个像他一样的工人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列宁的逝世使无产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领袖去世了，但党的队伍没有涣散。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建设强大的国家，为了实现列宁的遗愿，更多的人百倍努力地工作着全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日第六届大会开幕了。保尔在会场上意外地遇到了丽达!丽达简直不敢相信站在她眼前的就是保尔·柯察金。在她眼中，他比以前更富男子气，更加稳重了。他们在会场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丽达问:“请你告诉我，当初你为什么中断我们的学习和我们的友谊呢?”“这件事该责备三年前的保尔……我当时是按\'牛虹的方式\'处理我对你的感情了。现在我感到可笑，更感到遗憾。”“这就是说，你对‘牛虹’有新的评价了?”“基本没变，我否定他的只是他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考验自己的意志。”“保尔，你原本可以成为我的比同志更亲近的人的。”“可以补救吗?”“迟了!”丽达解释说，“我已有个小女儿，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保尔的痛苦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然而他平静地、真诚地说: “我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丽达。她交给日记和一封信，第二天他们便坐上火车，各奔东西了。

    两年过去了，日新月异。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率先成为自己土地和资源的主人。不久前工厂停产、烟囱不冒烟的萧条不见了。对柯察金来讲，两年飞快过去了，简直不知不觉。他用于睡眠的时间极少。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保尔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专区卫生处处长马尔捷利克看他气色不好，把他带到医院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让他立即休假，并作进一步认真治疗。就在他即将去休假时，发生了一件可憎的事。党委宣传部办公室里，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洁伊洛在几个人面前大肆吹嘘他的艳史，津津有味地说着他怎样玩弄党务工作人员科罗塔耶娃。保尔有说不出的讨厌和愤怒。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冲上去的，抓起一只小方凳，一下子就把洁伊洛打倒在地。

    保尔站在党的法庭上，平心静气地开始叙述，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洁伊洛开除出党，保尔被宣布无罪。几天后，他就动身了。

    中央委员会疗养院旁边是中央医院的大花园。花园里有棵大梧桐，保尔喜欢在树荫下休息。在这棵树下，他结识了市党委委员多拉·罗德金娜和其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保尔与他们谈论了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也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情况，巴尔塔舍夫最后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保尔提前出了院。工作一周后，他又住进了医院，他坐汽车去工作的途中汽车翻了，他的右膝盖骨摔碎了。医生检查了保尔的身体后，决定手术。术后，他去了“迈纳克”疗养院。他在这里认识的列杰涅夫后来成为他最亲近、最尊敬的人。

    到了月底，他的病情恶化了。在这里，他收到母亲的来信，让他去不远的一个城市看望一个老朋友阿尔宪娜。这对保尔的将来产生了重要影晌。

    丘察姆一家五人。阿尔宪娜是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的丈夫专横暴虐。儿子若尔日是家里的二号魔头，中学毕业后要钱去了京都。另外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廖利亚离婚后带着个小男孩在家，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粗活，是个怕羞的女孩子。保尔在这里住下，目睹了这个家庭的悲剧。他想帮助母女三个，唯一的出路就是拆散这个家庭。但这件事并不简单。他找达雅谈话，希望能帮助她家来个大转变。

    几天后，他离开这里，去了哈尔科夫，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又卧床不起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根本谈不上工作。医生告诉他，更可怕的疾病在等待着他。组织上发给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疗养的证明。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儿去，她们期望着他的帮助。

    随着他的再次来到，丘察姆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从保尔到他家那一天起，这一家人就分开过了，一间小房租给了保尔，两个女儿也分别独立出去。这样，老头儿暂时平静了。

    一天，保尔独自一人来到海滨公园，两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回顾了自己二十四年来的艰苦历程，结果他非常满意。当然，他也有过错，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在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岗位，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现在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归队己经无望。既然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他摸到了手枪。

    他狠狠地骂起自己来:“你是个冒牌英雄!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呢?”他做出决定“即使生活到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使生命作出贡献!”

    他来到达雅家里，把自己的想法诚恳地告诉给达雅并向她求婚。达雅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们结合了。保尔如饥似渴地不停读书，每天可以埋头读上十八个小时。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生活依旧，达雅做工，保尔读书。

    一个新的不幸又向保尔袭来:他的双腿全瘫痪了，他能使唤的只有右手。阿尔焦姆写信告诉了母亲。母亲来到儿子身边，照料他的生活。达雅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政治上不断进步，还入了党。新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右眼发炎，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一个可怕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己经横在道上，使他无法前进。

    保尔找到区委书记，要求领导一个青年学习小组。最后书记答应了给他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还给他装上了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晚上与青年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他振作的力量源泉。他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听收音机。这种排除万难的学习愿望使他忘记了持续的高烧和浑身剧烈的疼痛，忘记了两腿的炎肿，也忘记了生活对他的残酷。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房里住了几天，在那个机关领导的帮助下他住进了一个专科医院。医院建议他做瞳孔手术，保尔同意了。当他睡在手术台上后，死神三次触及到他。然而保尔生命力非常顽强，他活了下来。冬天过去了，当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耽保尔说，“不要了，己经受够了。我已经把我自己的血的一部分献给了科学，剩下留给我自己做点别的事吧。”

    当天，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请求帮助在莫斯科找个住处，因为妻子正在当地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拨给他一间房子。

    达雅转为正式党员了，她工作很努力。保尔为妻子成为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保尔计划写一部关于科托夫斯基的英勇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叫《暴风雨所诞生的》。他把整个身心都扑到这部书的创作上，他缓缓地，一行又一行地在刻好格子的板子上写着。计划的著作写完三章，他把它寄到敖德萨给一些老同志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得到了称赞的回答，但原稿在寄回的途中被邮局遗失了。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列杰涅夫尽力安慰他。

    一切只好重新开始。柯察金的邻居，十八岁的少女加莉亚，刚从工厂工人学校毕业，来给他做“秘书”，使他的创作以双倍的速度向前推进。加莉亚抱着同情的心竭力帮助保尔工作，这座房子里，只有她相信保尔的工作不是徒劳无益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晌，一行一行的字母不断增多，追述着令人难忘的往事。

    工作接近尾声，保尔控制着内心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他知道要是屈服于那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事情都会得到悲惨的结果。最后一章结束了，手稿寄到列宁格勒去审阅。许多天过去了，正在等待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州委会发来了电报:“小说大受赞扬。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日夜盼望的梦想已经实现，铁锁已经被砸碎，现在他又拿起新的武器，回到战斗的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备课大师”全科【9门】：免注册，不收费！http://www.eywedu.cn/

